神圣的职责

——关于“史学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对话（上篇）

【编者按】：2011年11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先生与首都师范大学、廊坊师范学院、北京市第十一中学、衡水中学的几位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一线教师进行了一场关于“史学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对话。与会者对于史学的社会功用、历史教育的重要性、中学历史教学在史学普及中的重要地位及教师学养的关键作用广泛地交流了意见。大家普遍认为：史学对于提高民族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尤其是在历史知识普及的形式与手段日渐多样，而内容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社会现实下，该怎样把历史知识普及给人民，又把什么样的历史知识普及给人民，每一位史学工作者都应该做出负责任的回应。要走出这种困境，在学生阶段就加强正面的历史教育，尽量减少错误历史信息的影响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学历史教学在这一过程中恰恰承担着重要的使命，肩负着神圣的职责，教育者本身的学养问题则是完成这一职责的关键。
一、关于“史学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对话的缘起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当前社会上的传媒，包括平面媒体，有许多的和历史有关的内容，但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这使我们感到普及历史知识对于我们民族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事情。我又联想到1985年，白先生在世的时候，专门请了北京市区和郊区的一些中学历史老师来座谈，讨论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怎么进一步努力。当时谈的内容很让人激动，但是也让人很难受。中学历史课不受重视，有的学校都不设专门的历史教师，甚至有一个学校竟是由一个炊事员来讲历史课。总之，二十多年前的情况和条件当然不如现在了。但现在，历史教学又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据调查，公众大约有70%的历史知识是从各种传媒上获得的，这个情况使我们普及历史知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所以，我就产生一个想法，请各位来一块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另外我们也谈谈目前中学历史教学中面临的一些情况。我们这几位角色都不一样：金久红是编辑，也从事历史教学；曹晓雯是刚刚毕业的博士，从事教学论研究；王秀青博士毕业几年了，在中学做出了很好的成绩；郗会所老师是特级教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也很有经验。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包括我自己在内。

郗会所（衡水中学特级教师）：从社会环境来讲，我觉得很多人对历史教学还是存在着偏见的，包括同行之间也存在着这种问题，而不从事教育的人可能偏见就更大。有的人一听说你是教历史的，就会说“那简单，背背就行了”，认为教历史需要的知识能力不用很高。我们衡水中学还好，从来没有大小科之分，历史和语、数、外地位都是一样的。但是到我们那里考察的学校却都反映——政治、历史、地理在他们那里都属于小科、副科，在奖金上、评优上都受到歧视。

王秀青（博士，北京第十一中学骨干教师）：郗老师说的这个情况我也有同感，很多人认为历史学习过程就是背记的过程，没什么技术含量。殊不知要想学好历史绝不是背记所能解决的。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在学习历史过程中要始终把握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把握历史的时序性和空间性，将零散的历史知识体系化，就像将散落的颗颗珍珠用金丝线串起来，才能客观全面地去分析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
曹小文（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教师）：现在有些中学教师对“史学、历史教育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尽管有些困惑，但应该承认还没有进行很好的思考。这种“困惑”更多的是来自于职称评聘、课程设置、课时分配、待遇高低、社会地位等具体问题。这就涉及到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定位问题，包括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历史教育的认识、历史教师对历史教育的功能和价值的认识等问题。就目前我们所接触到的调研数据看，一些中学历史教师和历史专业师范生本人对这个问题就没有搞清楚，自然也就不会在课堂上乃至在工作中对学生和教育主管部门产生积极影响了。所以，我们觉得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和在校从事历史教育的学者的责任是非常关键的。
郗会所：现在整体的一个问题是，大家的功利色彩都特别浓，学生就是为了分数，学校就是为了高考，不管对外怎么包装，怎么宣传，最终内部还是要抓高考，不抓高考家长不认可，所以很多时候都围绕着分数转。其实，历史学科是一个很厚重的学科，它对于普及历史知识，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人们只看对考试有用没用。对理科生来说，我会考过了，就不用再看历史了，而文科生学习历史知识也多半是为了有利于分数的提高，我觉得这种情况很尴尬。最近有一个延边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大学上了几个月了，给我打电话说不想接着上了，觉着学历史没有前途，要联系回来复读。

王秀青：其实，现在学生的学习压力也是很大的，尽管国家一再强调为学生减负，但是每天要完成的作业和各种课时的安排，让学生每天的生活都过分的“充实”。学生还是孩子，未必能够深刻理解文科素养的培养对其终身发展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看来，在学校学习更重要的就是能考个好成绩，当然这主要是那些与高考相关的科目。对于理科生来说，正如郗老师所言，会考过了就可以了；对于文科生来说，也是为了高考取得好成绩。总之，是考试这根指挥棒影响着孩子们历史的学习。记得有一次在与学生聊天中，一个实验班的女学生和我谈起学习历史的动机，让我着实感动着。她说她学习历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想多知道一些历史，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她的成熟让我欣赏，因为她小小年纪就懂得了史学真正的价值。但这样的孩子毕竟太少了。
瞿林东：这是一个老问题，多少年都没有解决，读历史不被人看重，这是因为历史学在社会上没有一个应有的位置，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今年出了一本书——《史学在社会上的位置》，是我这些年来写的一些论文，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说起史学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过去总概括一句话：史学是帮助我们认识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没有史学怎么认识历史，开口闭口五千年，怎么知道的？不就是因为史官不绝，竹帛长存？过去白寿彝先生讲过一句话：如果我们不重视历史，不重视史学，不是我们的光荣。要是我说的话，就会说的更加直白一点：一个民族不重视史学是这个民族的耻辱。
二、史学的社会功用
瞿林东：史学和社会有什么关系，史学在社会中应处于什么位置？史学和人又是什么关系？史学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又应占有什么位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思考。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曾说：“史之为务，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他用“急务”和“要道”概括史学同个人、同社会乃至同国家的关系，可见史学的重要。
今天，除了大家了解比较多的，诸如怡情、明理、辨是非、知兴替、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两点我认为需要强调。其一，我们的史学记录了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我们的史书从司马迁开始，就描绘了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而且成为一种传统。我们的根就是炎黄，炎黄可能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是司马迁把它作为我们文明的开端，并被后人所承认，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其二，我们中国的历史学一个伟大的贡献就是记载了我们连续不断发展的文明，这是哪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客观上我们的文明没有中断，这是不错，但是我们记载文明的历史撰述也没有中断过。如果中断了，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文明中途会怎么样。这是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不仅仅是人们的认识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实践问题。一方面，史学以其求真的精神记录着过往社会的历史，同时又以其经世的品格关注并影响着现实及未来社会的行程；另一方面，社会在其千头万绪的活动中，应当自觉地体察到史学对于自身行程中治乱兴衰的记载和启示是何等重要！因而必须要给予史学应有的重视及应有的位置，才能充分发挥它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王秀青：瞿先生，作为史学工作者，要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用，我们又该主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瞿林东：我们的史学工作统而言之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就是知道我们这个民族的由来、历史和规律，并通过这个进一步认识历史前途。因为，一个民族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知道自己的发展过程，就像江泽民同志给白先生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是我们前人的创造和他们经历的成功与痛苦，才有我们今天。进一步说，就像马克思所讲的我们今天所遗留下来的一切都是前人给我们创造的。一个民族如果不懂得自己的历史，就像一个人失去了记忆一样可怕。所以，历史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史学工作的另一部分就是把研究出来的成果普及给社会，让大众都能懂得一些历史，进而懂得一些历史前途。所以，从史学工作来讲，研究历史和普及历史知识是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过去毛泽东所讲的促进和提高两个方面。在普及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我个人觉得历史教学尤其是中学历史教学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个事情如果大家都重视，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来讨论，就是因为现在人们不重视，所以我们才要讲，哪怕这种声音很微弱。

金久红（廊坊师范学院副教授）：我手边刚好有瞿先生您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其中您曾经提到，白寿彝先生在怀念吴晗先生的文章《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中讲到：“历史知识，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增长智慧，培养历史感、时代感、民族自豪感，提高对祖国前途的认识及信心的重要武器。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是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白先生的这些话，虽然是在怀念吴晗先生的历史贡献，但对我们这些从事历史教学的后学无疑也是极大的鞭策。
郗会所：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从事的工作真的是一种光荣而神圣的职责！
三、历史教育的重要性

瞿林东：李大钊《史学要论》的最后一章就讲到了史学能给我们什么影响。他说，学历史可以确立我们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线贯穿下来的，而人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只能经历一次。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十分珍惜这一次机会。他这话就隐含着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 那么为什么又和人生观有关系呢？我们通过读历史，知道历史上有很多英雄豪杰，读了历史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成为英雄豪杰。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对社会关注的度比一般人要高，他们愿意为这个社会作出牺牲，这样的精神，比别人要高，没有别的什么奥妙。因此，如果我们也能做到这一点——关心社会，并愿意为社会的发展付出牺牲，那么我们也能成为英雄豪杰。就是说，人人可以成为尧舜。这就是确立了一种人生观。历史就像一座高楼。我们知道，只有登高才能望远，而历史这座高楼，只有健足才能登上绝顶，然后，遥看远方。远方有我们的黄金世界，有我们的未来，这样我们就能充满信心，也就有了对历史前途的看法。刘知幾也讲过，“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历史都过去了，我们谁也看不到了，但是因为史官不绝，竹帛长存，我们还是可以穷览千载，进而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焉。这不就是历史教育潜移默化的作用吗？
王秀青：史学除了教育我们做好这个大写的人，对我们在道德心性上产生重要影响外，这种教育是不是在宏观的层面上对社会发展也有重要作用？
瞿林东：这个问题提得好，历史的教育作用不仅能帮我们修身、齐家，它还有助于我们鉴往察来、治平天下呀！王朝的兴亡，社会的治乱，一直都是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从贾谊的《过秦论》总结秦朝兴起和衰败的大文章出来以后，历代的学人，包括思想家和史学家，都写了大量这样的文章。我们的史学中荟萃了无数这样关于兴亡成败的理论探讨，当然，也不乏鲜活的事例。这对后人总结前车之鉴，无疑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点，从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中就可见一斑。
金久红：我记得在《尚书》中就有很多总结历史经验的诰、训之辞，这种历史鉴戒观反映出的历史理性应该同时也是历史教育思想的萌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历史教育传统可以说是相当悠久吧？
瞿林东：的确如此。比较早的讲到历史教育的还有春秋时期楚国的申叔时。楚庄王让申叔时教导太子，申叔时提出一个建议，太子应该读九种书。三国时期韦召对其中的每一种史书以及它的作用都做了注解，这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较早的讲历史教育功能的材料。说明楚国君臣明确意识到了史书的教育作用，并将这一认识付诸实践。后来历史上很多皇帝也都请专门的老师来教导太子，叫太子太傅。司马光就曾用《集古录》来教导太子。还有直接给皇帝上课的，像张居正就给皇帝上过课。现在还有他的教材传世，叫做《资治通鉴直解》。中国的历史教育抓的是比较早的，对它的认识也是很深刻的。它是人们通过学习历史而获得启示、智慧、勇气和高尚情操的自我教育，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广泛性决定了它在各种教育活动中具有最广泛的社会覆盖面。白寿彝先生在《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他的《史学论集》中专门讲历史教育的也有20篇文章，可以说深刻阐释了历史教育的重要性。
曹小文：西方国家也有一些重视历史教育的生动事例。例如，英国学者弗兰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的名言。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经为五岁的小儿子提出“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而作出专门的回答，撰成了《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西方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也形成了传统，瞿先生您这里所说中国史学上这些重视历史教育的事例，应该就是我们国家史学工作的优良传统吧。这种传统的延续对我们当代的历史教育是具有很有利的条件的，我们应当继承和发展。
瞿林东：在我们国家重视历史教育虽然有着很悠久的传统，但目前做的却不好，很显然重视的不够，实在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给200多个国家司局级干部讲课的时候也这样讲，历史学的重要性，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面没有反映出来。不是说它一定要多么多么地高，他应当占有的重要位置没有反映出来。所以许多人对历史学都有误解，甚至于不理解。这在我们的文化建设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四、中学历史教学在史学普及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瞿林东：我念书的时候，小学、初中都有历史课，所以对中国历史的学习重复了好几次，随着年龄的成长，认识也不断地加深。现在学校的条件好了，新成长起来的孩子在历史知识修养方面却相对欠缺了。这使我们不得不关注当前中学历史的教学现状。

王秀青：美国的中学生每周的历史课是四到五节，我们国家规定历史课每周是三节课，可实际上往往都缩减到两节。而且据我们学校去美国中学考察的老师讲，美国的历史教师很多都是专攻某一段。他们也有大学先修课程，高中把大学的课程修完，不仅到大学可以免修，而且在申请大学的时候还占优势。像我们学校国际部的学生，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历史成绩就比语文成绩还要重要，国外特别重视历史。
郗会所：国外的中学历史教学确实分得很细。我们学校有一个英国的友好学校，我去考察的时候，他们问我是教什么的。我说“我什么都教。”他们就说“太了不起了！”但我感觉，实际上自己什么都不精通。咱们的历史老师是古今中外都教，但他们是分别有人负责的。
瞿林东：这还是因为我们对历史不重视，所以在中学历史老师编制中，不可能配备那么多教师。有的学校只有一两个历史教师，所以拳打脚踢，什么都得干。这还是和这个课不受重视有关系。中学历史教学这个问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多强调。中学历史教学对于普及历史知识来讲，承担者重要的任务，现在大学生是一年600万，中学生就不知有多少了，这么多的人要接受历史教育，如果中学历史教学把这一部分重视起来，对于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将是无价的。
金久红：瞿先生，为什么您在历史知识的普及方面这么重视中学历史教学呢？

瞿林东：因为中学历史教学是普及历史最关键的阶段。第一，是它的广泛性。全国每年约有一千多万参加高考的学生，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如果对历史教育多投入一点，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对我们民族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如果每年都有两千万中学生受到良好的历史教育，对提升国民素质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中学阶段是帮助学生形成历史观、价值观非常重要的阶段，怎么样看待历史是和怎么样看待人生有关系的，不能空讲人生观，“五讲四美三热爱”不是空口号。我们周围有英雄人物，但是太少了。大量的历史人物是从传媒上从历史书中知道的。今年是辛亥革命九十九周年，但我们谁见过孙中山？好多走在时代前列的英雄人物，我们都是从历史书上知道的，我们向他们学习。就像李大钊说的，我们读了历史以后，就感觉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我们平常人不同，在于他们对于历史有较多的关注。我们如果能多关注历史也能成为英雄人物。中学历史教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学生正处于人生观刚刚形成的时候，通过了解历史而形成一种历史观念会影响他们的一生。第三，历史课尤其是中国史能够帮助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情感、加深他们对历史前途的认识，其作用绝不仅仅局限在对历史知识的传授。应该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工作是一个神圣的职责。
我今天总是在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以不懂股票、航天技术，但我不能不懂历史。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了解历史之后才能知道你之所以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原因何在，知道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形象。我们每一个人能力都有限，但要通过努力，通过各种途径讲这个道理。梁启超也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他说的可能有点绝对，不能说历史学就能挽救一个民族，但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郗会所：现在戏说历史比如有些电视剧、讲坛讲述史实不严谨，甚至胡编乱造，根本谈不上对民众的历史教育功能，甚至还对民众产生了很多的误导，尤其是历史知识比较缺乏的青少年。这对中学历史教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金久红：媒体的影响要比课堂上教师的讲授的影响大得多。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应该更重视中学的历史教育，在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给他系统的正确的历史知识，他就能明白什么是戏说，什么是真正的历史知识。戏说也未尝不可，使人们紧张的时候能够得到放松。但重要的是心里要明白，这只是戏说、取笑而已，不能当真的历史。但是由于缺少一个正面的引导，很多孩子都把戏说当做真实的历史去相信，这是一个最麻烦的事。如果中学阶段教师没有能完成正确引导的任务，若他到大学也和历史无缘的话，那些错误的历史印象就要跟着他一辈子。

王秀青：其实我们学校有一部分学生都非常喜欢读书，尤其是喜欢读历史书籍，说起战争事件或者什么历史故事头头是道。这是令我们老师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样的孩子只占很少一部分。现在学校在初中试验区也进行了课程改革，为初中试验区学生开设的历史课就是读书，教师有计划地安排学生阅读指定书目和选读书目，这些都是在有限的课堂上完成的。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希望在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的过程中，让学生逐渐提高辨析戏说历史和伪历史的能力。

曹小文：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引起特别关注的是媒体的作用。有些学者对此感到无可奈何，他们觉得自己花费了几年、十几年心血的研究成果被媒体几分钟就给解构了、扭曲了，而且非常深刻的烙在十几岁孩子的头脑中。我觉得学者不应该仅停留在“感叹”这个层面上，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还是肩负有相当的责任的。
瞿林东：但是媒体一般不承认自己是有问题的，社会上也有许多批评易中天、王立群等人的文章，但媒体从来不从中吸取教训，国家为什么在整顿这些卫视，是因为过于娱乐化，过分庸俗了，历史是不能够拿来开玩笑的，就像钱穆先生所讲的，对历史要有温情和敬意。
曹小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这个民族、国家是否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是否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标志。龚自珍曾经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充分反映出历史对一个民族、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苏联剧变、东欧解体以及现代俄罗斯又重新评价自己曾经否定过的苏联，乃至俄罗斯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的一点就是，不仅后现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对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学历史教学也产生了不容低估的消极影响。这是因为，这种对历史的调侃取笑、对历史游戏化的态度、对历史严肃性的消解、甚至对历史的庸俗化，不仅蔓延到教师群体中，而且也开始影响到学生对历史的认知和对中华民族历史应持有严肃态度。
  五、教师学养的关键作用
瞿林东：说来说去呢，历史教学既然是一个神圣的职责，就很重要。而这个很重要的历史任务是由我们的中学教师来完成。什么样的教师来完成呢？当然是有较高素养的教师来完成。
金久红：这么多年来，因为不重视，尤其是在基层，对历史老师的素养问题一直关注的不是很多。现在在一些地方，历史课是个老师都能上，是个秃子都能当和尚，很多基层的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学校没有专职的历史教师，让其他课的老师代一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像北京市十一学校这样有如此雄厚的师资条件，在地方上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河北的中学，学校专门引进博士和特级教师来当历史老师，那是不可能的。

王秀青：目前北京市的中学基本上都这样。

瞿林东：可见，在这方面地区差异还是很大的。

金久红：王老师，您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博士生，现在在中学任教，就驾驭课程而言，是不是感到游刃有余呢？

王秀青：不是的。我永远觉得知识不够。文科的东西真的需要积累，学无止境，而且历史内容包罗万象，你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晓古今中外。你需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经常都会出现的。
郗会所：我觉得，中学历史老师面临的压力实际上很大，这就要求我们更要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金久红：瞿先生，您认为我们历史教师的素养最重要的是哪些方面，我们为了当好历史教师，就真的要变成全才吗？

瞿林东：刘知幾讲史家素养主要是“才”、“学”、“识”，清代章学诚又加了一条——史德。我觉得历史教师的素养也可以用这四个方面来概括。在史德这方面，主要就是像刚才郗老师说的那样，作为一名教师要有这样一种责任感，这个恐怕是教师素养中最重要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是教师素养的一个基础，没有这个的话，你就不会在“才”、“学”、“识”的修养上再去下功夫了。那么，在“才”、“学”、“识”里头，从我们今天来看，恐怕还是“学”也就是知识是最主要的。有了知识，你才能运用自如，你才能够旁征博引，才能够联系古今，才能够解决学生的疑问。所以我们讲教师的修养还是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前提，然后才能讲到如何表达它，如何去运用它，实现历史感和时代感的结合，给学生以陶冶、以启迪，把课堂变成一种艺术。

 曹小文：我们近日参加了一个北京市中学历史教师的教学技能大赛。大赛的内容之一是每个参赛教师有一个15分钟的说课，包括教学重难点、培养目标、以及教学过程如何设计等要素。这个大赛虽然比的是“技能”，但我根据一些评委的评论和我个人的感受，觉得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比的还是教师的历史知识功底和基本历史素养。教师的功底是不是可以分为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提升，只有双方面的同时发展才能引导学生更深入的学习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基本的历史素养和历史价值观。
瞿林东：素养也可以在研究中提高，在教学中，一定会有研究，所以要注意在研究中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养。站得高了，看问题的视野也就更加开阔了，而且你考虑问题的方法也就比较多了。对于这个素养的问题，知识还是基础，没有知识，什么都谈不上了。然后就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一个开阔的视野，横的来说是要富于联想，纵的就是历史的考察。当你对某些问题有了一定的研究，就一定会促进你的教学。比如，讲到一些自己认识深刻的问题，情不自禁地你就会把自己的认识讲出来，感染学生。在教学中能发现问题、提出的问题无疑会推动科研，而科研反过来也有助于提高教学水准。我想其中的关键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个自觉的要求，再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规划，这两条做到了总会出成绩。所以，首先，思想上要排除这个障碍，不要有“中学教师还搞什么科研，教学那么忙”的想法；其次。要有一个自觉的要求、强烈的愿望以及合理的规划。就怕见到什么问题都想写，要开辟一个自己的稳定的研究领域，始终跟踪研究这一问题，总会有收获。我们陈垣老校长是从幼儿园园长出来的，成了这样大的一个学问家，我们赵光贤校长也做过中学历史教师。
曹小文：我们也看到一些北京中学历史教学界的老师，他们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非常了解这个领域的学者、前沿动态和研究史料等。比如，像北京四中的赵利剑，他对二战史就比较了解，只要是二战史方面的书他都会知道一些。他还会翻译一些外文资料补充到教学中去。还有像人大附中的李晓风老师，在明清史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对明清史的史料特别了解。所以，在课堂运用中，他们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些史料，用史料教学是他们历史课堂教学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瞿林东：如果一位老师关注某一段的历史并注意搜集这一段历史的资料，研究其中的某些问题，并运用到他的课堂教学中去，那么他的这种方法就会在不知不觉间反映在其他的研究领域中。虽然，他不会搜集那么多资料，但是这种方法，会使他很自然地运用到其它内容的课堂上去，因为道理是相通的，因为他已经在某个领域的研究中磨砺得思维更敏锐、视野更开阔。这就是一种提高，这就是一种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成长本身也是一种职责。而最终在这种成长中获益的绝不仅仅是教师自身，还有我们的史学事业、还有我们可爱的孩子们。
金久红：今天瞿先生您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组织这次谈话，可谓是用心良苦。的确，在历史知识普及的形式与手段日渐多样，而内容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社会现实下，该怎样把历史知识普及给人民，又把什么样的历史知识普及给人民，每一位史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做出负责任的回应。您对历史学发展的关注，对历史学普及的关注，以及您所说的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情，对我们这些后学可以说是莫大的激励。而作为媒体，我们也会在宣传上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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